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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亲自知道,是什么构成了基督教,什么是真理,我们所领受的信仰是什么,圣经的规条是什么——那是从至高权威赐给我们的规条. «1888资料»,403.
数年来,Future for America 指出,«启示录»中的七个教会不仅代表从使徒时代直到世界的末了的现代以色列的历史,也代表从摩西时代直到司提反被石头打死的古代以色列.复临运动的先驱并未教导这项真理,但他们理解并运用了确立这真理的原则.耶稣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古代以色列代表现代以色列.因此,凡属于现代以色列预言性特征的任何真理,在古代以色列中也同样存在.
在米勒派历史之前,传统的基督教观点认为,七个教会代表约翰时期小亚细亚实际存在的教会.传统观点还认为,给各个教会的劝勉也可以理解为在整个基督教历史中对不同教会的具体劝勉,并且同样的劝勉和警告也是给个别的基督徒的.他们还认为,七个教会代表从使徒时代直到世界的末了的教会历史的七个时期.这些看法早于米勒派历史.那些构成传统观点并早于威廉·米勒的关于七个教会的四项认识,过去和现在都是基于对圣经的“历史主义”解释.正是这种方法论,上帝的天使引导威廉·米勒采用了它.
亚西亚的七个教会,是基督教会在其七种形态中的历史,展现她一切的曲折与转变、所有的兴衰与患难,从使徒的日子直到世界的末了.七印是地上权势与君王针对教会所行之事的历史,以及神在同一时期对他子民的保守.七号是降临在地上,或罗马王国的七个特殊而沉重的审判的历史.七碗则是降在教皇罗马的末后的七个灾殃.与这些交织在一起的还有许多其他事件,如同支流般被编织其间,充盈了这条宏大的预言之河,直到这一切最终使我们归入永恒的海洋.
“在我看来,这就是约翰在«启示录»中的预言纲要.凡想要明白这本书的人,必须对上帝话语中其他部分有透彻的认识.这一预言中所用的象征和比喻,并非都在本书中得到解释,而必须在其他先知的书卷中寻得,并在圣经的其他经文中予以阐明.因此,很明显,上帝的安排是要人研究整体,方能对任何部分有清楚的认识.” 威廉·米勒,«米勒讲演集»,第2卷,第12讲,第178页.
怀爱伦姐妹赞同并坚持米勒所持的“历史主义”观点,但她对«启示录»的洞见比米勒更深,因为米勒没有按其本来面目认识圣所.他把圣所理解为地球.怀爱伦姐妹认识到,耶稣在呈示«启示录»中所表达的预言时,是与他作为天上大祭司的工作相结合的.
当约翰转过身看见基督时,祂穿着祭司的衣服,在灯台中间行走;这些灯台位于圣所,因此这是在祂升天之后、但在祂于1844年进入至圣所之前的历史时期.米勒不可能理解这一现实的意义;廷德尔、路德或约翰·威克里夫,乃至任何早期的改革者,也不会.真理是渐进的,光越照越明,直到完全的日子.
罗宾逊和罗杰·威廉姆斯郑重倡导的那项伟大原则——真理是渐进的,基督徒应当随时准备接受从上帝的圣言中所照耀的一切亮光——却被他们的后代所忽视了.美洲的新教各教会——欧洲的也是如此——虽然蒙受宗教改革的诸多恩惠,却没有在改革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尽管不时有少数忠心的人站出来,宣告新的真理并揭露长期沿袭的错误,大多数人却像基督时代的犹太人或路德时期的天主教徒一样,满足于像他们的祖辈那样去信、那样去活.因此,宗教又一次堕落为形式主义;而那些若是教会继续行在上帝话语的光中本该被抛弃的错误和迷信,反而被保留下来并倍加珍视.于是,由宗教改革所激发的精神逐渐消退,直到新教诸教会对改革的需要几乎与路德时代的罗马教会同样迫切.那时同样充斥着世俗与属灵沉睡,对人的意见抱有类似的敬重,并以人的理论取代上帝话语的教训.«伟大的争论»,第297页.
如果不承认真理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的这一事实,那么这最后一代中出现的任何新的光明的意义就很可能无法被认识.一旦一个人不再理解“真理”的渐进性,他们便会自然而然地开始依赖传统、习俗以及堕落的人类引导.
米勒所采用的方法论,是贯穿整个预言线路的一个路标,它见证了始于使徒的圣经真理的发展.然而,在米勒所代表的这个路标中,我们看见一个开端,它要求在末端有一个相应的对应点.大多数人从未明白这些现实,但撒但却不然.
撒但自他在天上背叛以来,一直抵挡真理及其发展.当历史发展到宗教改革者开始清楚地明白如何研读圣经的时候,撒但一如既往,便引入了假冒之物.历史证据表明,他假冒真理的工作体现在耶稣会士里贝拉和路易·德·阿尔卡萨等人身上,他们将其伪造的方法论专门针对«启示录».被称为“过去论”的这种败坏的方法论在二、三世纪便已开始,并有两位主要代表：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260—339）与佩陶的维克托里努（约304年卒）.这两位早期历史人物都倡导这种方法,主张«启示录»已在罗马帝国时期应验,其应验者包括臭名昭著的尼禄皇帝等历史人物.
十九世纪,来自英国的约翰·达比（1800—1882）引入了另一种撒但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也被插入到我们先前已经指出的那本被称为«司科菲尔德参考圣经»的“特洛伊木马圣经”的脚注中.“时代论”是一种神学框架,它把历史以及上帝与人类的互动划分为若干彼此区别的时期,或称“分期”,在这些分期中上帝以不同的方式施行祂的计划.我在此提出这一点,因为这是由来自达比曾传播其撒但思想的同一地区的声音引入“美国未来”运动的谬论之一.达比那些攻击“美国未来”的观念,伴随着所谓当代“觉醒”运动的哲学;该运动鼓吹与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同样的无政府状态,以及与所多玛和蛾摩拉所代表的同样的放纵淫乱.
今天,现代复临主义的神学家采用一种剖析圣经真理的方法——这是一套两方面的圣经诠释体系,他们用它来削弱并否认圣经和预言之灵.他们把人分为圣经语言专家或圣经历史专家.因此,今日复临主义的神学家,要么依据堕落之人对历史的理解,要么依据堕落之人对语言的理解来解释上帝的话语,从而控制老底嘉式复临主义的思想.这些现代的谬误表现常被用来攻击你现在所阅读的信息;当我们考察法国大革命的象征意义时,这些文章中还将进一步论及.撒但仍然活着,并且他知道自己时候不多.米勒的规则中最后一条,即第十四条,以如下段落作结.
“我们学校所教授的神学,总是建立在某种宗派的信条之上.把一颗空白的心灵按这一套去灌输,也许尚可,但终究必然走向偏执.自由的心灵绝不会满足于他人的观点.若我是教青年神学的教师,我会先了解他们的资质与心智.若这二者都好,我会让他们自己研读«圣经»,然后自由地走出去,去造福世界.可若他们没有自己的心智,我就把他人的思想烙在他们身上,在他们额头上写上‘偏执者’,再把他们当作奴隶送出去！” 威廉·米勒,«米勒文集»,第1卷,第24页.
就在«启示录»的作者约翰去世后不久的时期,以及宗教改革的年代,撒但积极制造虚假的预言方法论,以混淆视听并摧毁对圣经的真正解读.人们在这些历史事实中有时忽略的一点是,所有那些撒但的种种方法无一不是直接针对«启示录»这一卷书,而非其他任何书卷.那正是这些鼓吹撒但式混乱之人所一再着墨的主题.«启示录»一直是撒但的攻击目标.撒但知道他必须竭力对抗的正是«启示录».当我们认识到这一事实时,我们就能认识到另一种不易看见的现实,而这现实又被另一条重要的真理所遮蔽.
耶稣会的虚假手法旨在阻止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罗马教会的教皇就是圣经预言中的敌基督.每一位新教改革者都认识并认定了这一真理.因此,当过去通过口述和出版物公开呈现Ribera与Louis de Alcazar等人的准确历史时,这些历史被用来表明撒但的努力,旨在阻止人们正确理解“那不法的人”.那些以书面或口头形式揭露这些撒但手段被引入之目的的见证,就其所及而言是正确的,但撒但企图掩盖的不仅仅是将罗马的教皇认定为敌基督的圣经证据.
«启示录»中有一些真理,已被那些与“那位数目是六六六的人”这一主题无关的谬误圣经解释体系所造成的混乱所掩盖.其中一条真理无疑是：当按七个教会的最完全发展来理解时所显明的那一真理.七个教会之中蕴含的真理,直接指向一段自2001年9月11日开启、并以主日法令危机告终的历史.撒但一直设法将这道亮光埋没,并且发明了撒但式的方法,来遮蔽«启示录»中若干真理的瑰宝,不仅仅是将罗马教皇识别为敌基督这一项.
在538年“那不法之人”被显露之前,像优西比乌和维克多里努这样的人曾攻击«启示录»,企图掩盖教皇权势的兴起.后来在历史上,基督成就了祂对推雅推喇的应许,兴起了宗教改革的晨星（威克里夫）;此后撒但又兴起两位显著的历史人物,来拥护并延续他那撒但的工作.围绕真理发展而进行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将在«启示录»的奥秘被开启之时（就在恩典期结束之前）达到高潮;其中包括来自七个教会的亮光,而米勒从未认识到,怀爱伦姐妹也未认识到.但很容易表明,米勒和预言之灵都维护这道新光,因为新光从不与旧光相矛盾.
我们确实拥有真理,这是事实;对于那些不可动摇的立场,我们必须坚守不放.然而,对于上帝可能赐下的任何新亮光,我们不可带着怀疑的眼光去看,并且说：‘说真的,我们看不出自己还需要比迄今所领受并已持守的旧有真理更多的亮光.’当我们坚持这种立场时,那位真实见证者的见证就把责备临到我们身上：‘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那些自觉富足、家业兴隆、毫无所缺的人,在上帝面前对于自己的真实光景乃处于瞎眼的状态,而他们却不自知.——«评论与先驱»,1894年8月7日.
检验新见解的首要标准,是看它是否与既定真理相矛盾,以及是否维护根本真理.
“当上帝的大能为何为真理作见证时,那真理就必永远确立为真理.凡其后提出的臆测,若与上帝所赐的亮光相违背,都不应被采纳.必会有人兴起,提出他们对圣经的诠释;这些诠释在他们看来是‘真理’,却并不是真理.对于现今这个时期的真理,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作为我们信仰的根基.祂亲自教导我们何为真理.会有一个又一个人兴起,宣称新的亮光,但这些新的亮光与上帝借着祂圣灵的明证所赐的亮光相矛盾.” «精选信息»,第一册,162.
自从约翰记录下其中的信息以来,撒旦一直把«启示录»作为他攻击的目标.耶稣说：
但你们的眼睛有福了,因为看见;你们的耳朵也有福了,因为听见.我实在告诉你们,许多先知和义人想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想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马太福音 13:16-17.
与看见和听见相连的祝福,就是明白耶稣基督启示的信息的祝福.当约翰代表那些在“末后的日子”里看见并听见这信息的人时,他就俯伏要敬拜天使加百列;加百列立刻告诉约翰不要这样做.
我约翰看见了这些事,也听见了.既听见又看见之后,我就俯伏在那指示我这些事的天使脚前要拜他.他却对我说：不要这样做！我与你、你的弟兄众先知,以及那些遵守这书上话语的人,同为仆人;你要敬拜神.启示录 22:8-9.
加百列和约翰都是受造之物,只应当敬拜造物主.许多先知和义人,以及天使,都渴望在世界的末了,当“午夜呼声”的信息再次响起时,能够“看见”并“听见”它.
基督说：“你们的眼睛有福了,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有福了,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曾有许多先知和义人想要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想要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见.”[马太福音 13:16-17] 能看见1843年和1844年所显明之事的眼睛有福了.
“信息已经传达了.在重复这信息上不应有任何拖延,因为时代的预兆正在应验;末后的工作必须完成.短时间内将会完成一项伟大的工作.按着上帝的安排,很快将有一条信息发出,并将高涨成为大呼喊.那时但以理要站在他所分定的位置上,作见证.” «手稿发布»第二十一卷,第437页.
义人（约翰）和他们同作仆人的（天使）所渴望看见的,是在复临主义末期、当地要因神的荣耀而发光之时,“半夜呼声”的最终应验.那在晚雨中的最终能力彰显,是由揭开“耶稣基督的启示”之封印而成就的.
论到这救恩,那些预言将要临到你们的恩典的先知,早已殷勤寻求查考;他们查考那在他们里面的基督之灵所指示的是何时、怎样的时候,因为这灵预先作见证,说明基督将要受的苦难,和随后要显明的荣耀.他们蒙了启示,知道他们所服事的这些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我们;这些事如今借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由向你们传福音的人已经报给你们;这些事连天使也渴望细察.所以,要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把盼望完全放在耶稣基督显现时要带给你们的恩典上.彼得前书 1:10-13.
先知、义人和天使都渴望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当“恩典”,或者说神的大能,在“半夜呼喊”最终应验之时被浇灌下来.那“恩典”,就是神的创造大能,当耶稣基督的启示被解封时就临到人间.撒但知道,将神的创造大能传达给祂子民的途径,是借着«启示录»中被解封的信息而成就的,因此,他竭尽全力去混淆、压制并掩盖«启示录»里所包含的光.那光并不只是对“那大罪人”的识别,因为那一真理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已被所有的新教改革者详尽阐明.
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我是阿尔法和俄梅伽,是首先的、末后的.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寄给在亚西亚的七个教会,就是以弗所、士每拿、别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铁非、老底嘉.” 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及足的长衣,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我一看见,就仆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阿们！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你要把所看见的事、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启示录1:10-19.
当复临运动坚持“历史主义”的方法论时,他们也认识到,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所有教会都将在末后的教会中重演.不幸的是,到了十九世纪末,撒但已经使复临运动对那神圣的方法论、以及对其护卫与实行,逐渐变得视而不见——而这些本是他们作为“预言伟大真理的保管者”所负职责的要义.即使这套方法论在复临运动中正被搁置之时,仍有人运用这神圣的方法论.我们以«拔摩岛先见的故事»一书为见证,证明将一切众教会应用于老底嘉的历史,是对预言的一种正当应用.以下摘录自该书,以说明我所指的要点.
“应当记得,正如以弗所、士每拿和别迦摩的经历将在基督再来之前的末后教会中重演,同样,推雅推喇的历史也必在末后一代应验.” 斯蒂芬·N·哈斯克尔,«拔摩岛先见的故事»,第69页.
哈斯克尔正确地指出,前四个教会的经历会重演,或如他所说,“将在末后一代中有其对应.”
“他采用了那项检验,但一切都指向1843年,作为世界必须迎接其救主的时刻.基督初次降临时人们的状况,如今又重演了.”Stephen N. Haskell,«拔摩岛先见的故事»,第75页.
哈斯克尔谈到威廉·米勒将1843年认定为基督再临之年,并指出,基督第一次降临时的情形在米勒派时期得到重演.哈斯克尔是正确的,怀特姐妹也证实米勒本人被施洗约翰所代表.
“正如施洗约翰宣告耶稣的第一次降临,并为祂的到来预备道路,同样,威廉·米勒和那些与他一同的人宣告了上帝之子的第二次降临.”«早期著作»,229.
哈斯克尔甚至指出,在别迦摩的历史当中（第三个教会,代表基督教与偶像崇拜的妥协）,撒狄（第五个教会）的历史被重演.
“在别迦摩的历史上,有一段时期,基督教以为异教已经死去;但实际上,那看似被征服的宗教反而得胜了.异教受了洗,踏入了教会.在撒狄的日子,这段历史又重演了.” 斯蒂芬·N·哈斯克尔,«拔摩岛先见的故事»,第75、76页.
撒狄是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会,它觉醒起来,抗议教皇制度的撒旦谬论,但在他们的工作尚未完成之前,就已经开始回归罗马.他们像别迦摩教会一样认为教皇主义已经死了,但实际上它仍然活着.哈斯克尔还指出,照耀在余民教会之上的是“历代积累的光辉”.
“历代所积累的光芒照耀在这末后的教会——余民——之上.” 斯蒂芬·N·哈斯克尔,«拔摩岛先见的故事»,第69页.
我并不是在暗示哈斯克尔认识到,七个教会所代表的渐进历史也在古代以色列的历史中得到了应验;但当他写道“历代累积的光芒”“照耀”在“末后的教会”之上时,他无疑支持了这一真理.古代以色列也包含在“过去各世代的光芒”之中.尽管他坚持了那些足以使人识别七个教会在古代以色列历史中象征意义的原则,我不确定他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那些象征所呈现的平行对应.我也确信,他并未认识到七个教会所代表的那些历史中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一个我们正要谈到的方面.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讨论这一真相.




